
 

 

 

 

物在文学作品中的可塑性——唐伟胜《物性叙事研究》述评 

 

周莉莉(Zhou Lili)1   颜    倩（Yan Qian）2 

 

摘要：唐伟胜的《物性叙事研究》对文学作品中叙事的物进行了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

作者追溯了中西方物论的传统，论述了符号的物、行动者的物、本体的物等三种物叙事

模式，并创新运用中国的以物观物和西方的物本体等思想拓展了叙事理论。通过回应西

方叙事理论以“讲故事的人”为核心的研究思路，此书在物论哲学理论的启发下，开辟

了“物性叙事”的新路径，对推进叙事学研究具有深远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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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Telling from Things in Literary Works: A Critique of A Study on Narrative of Thingness 

Abstract: Studies on Narrative of Thingness conduc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critical 

practice on things that tell stories in literary works. The author traces the sources of study on 

thingnes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plores three principal narrative modes of things. The 

study taps into the narration of things, as a new addition to the narrative theory which formerly 

focused on narration of characters. It offer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examine narrative in 

literary works, which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the study of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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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唐伟胜的著作《物性叙事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3）以文学作品中的物为线索，探讨

能够参与故事讲述以及自行表现意义的物。在叙事学研究领域，法国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

rard Genette）发现了讲述故事的人和故事中观察者的区别，他在《辞格之三》（1972 年）和《新叙事

话语》（1983 年）中为了区分叙事作品中“谁看”和“谁说”，引入“聚焦（focalization)”这一术语，

以此说明观察者跟叙述者之间的差异(热拉尔·热奈特, 1990, p. 126)。但是，在叙事作品中，除了具

有聚焦能力的观察者，物也能够提供独特的观察视角，而《物性叙事研究》认识到这一缺失，创新

性地探讨了聚焦者和物之间的微妙博弈。 

 

一、物性叙事的可能 

“讲故事的人”是叙事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从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提出的“隐含

作者”（Booth, 1983, p. 158）到詹姆斯·费伦的“伦理取位”(Phelan & Martin, 1999, p. 100) 都在讨论

故事讲述者的主体立场和伦理导向。但是，他们的理论过度关注以主体身份出现的讲述者，而忽略

了故事中那些被视为沉默客体的物同样具有叙事功能。唐伟胜发现了这个极具研究价值也饶有趣味

的问题，他在《物性叙事研究》中提出，物性叙事理论可以消除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中的人类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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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使物超越人类对它进行的镜像式和象征式表征，进入自在自为的真实界，还可以突出物的灵

性和主体性，使之反作用于人类和叙事进程。(唐伟胜, 2023, 序言 XI) 

在此前的研究中，故事中出现的物通常被视为人类品性或内心世界的镜像，亦或是象征。例如，

马瑞塔·纳达尔（Marita Nadal）在讨论爱伦坡的经典短篇小说《厄舍府的倒塌》时，认为厄舍府这

座古老的住宅是主人公内心的恐惧以及创伤记忆的镜像(Nadal, 2016, P. 178-192)；蒂姆·戈蒂尔（Tim 

S. Gauthier）在研究怀特黑德的恐怖小说《第一区》时谈到这部小说中书写的许多物再现了“9·11”

事件后纽约城市景观，故事中的僵尸隐喻式地表达该事件发生后人们的焦虑心理和不安全感

(Gauthier, 2016, PP. 135-155)；桑德拉·利金斯（Saundra Liggins）评价怀特黑德的另一部代表小说

《直觉主义者》通过书写哥特式城市景观映射出黑人争取向社会上层移动的努力(Liggins, 2006, PP. 

359-369) 。 

《物性叙事研究》却另辟蹊径地探索文学作品中的物也可以像“讲故事的人”一样发挥主体性，

实现“物性叙事”。本雅明谈到，讲故事的艺术让人们获得“交流经验的能力”，而且“使一个故事能

深刻嵌入记忆的，莫过于拒斥心理分析的简洁凝练。讲故事者越是自然地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故

事就越能占据听者的记忆，越能充分与听者的经验融为一体”(瓦尔特·本雅明, 2012, P.101)。物性叙

事源自于故事中无法运用语言进行心理分析的各种物件，他们天然不具备心理层面的意图，松散闲

置的状态赋予了他们不同于人类讲述者的交流经验的能力以及不一样的主体性。 

这部著作在《厄舍府的倒塌》中发现，“叙述者虽然罗列了大量的物件，也不断提及这些物件给

他造成的心理影响，却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物件进行深入的细节描写，这就造成了一种阅读效果：

厄舍府内外的物没有完全向外敞开，而是处于神秘隐退的状态。”(唐伟胜, 2023, p. 82) 

与厄舍府相关的枯树、旧窗、铰链、棺木等等物件神秘隐退地散落在故事的各个角落，却发挥

着推动故事发展的主体性，讲述着物的灵性及其带来的难以名状的恐惧感，不仅逐渐摧毁了主人公

的理性思维，也瓦解了讲故事人的理性讲述脉络，对人们认知物件的惯常方式带来强烈冲击。 

与此同时，《物性叙事研究》对怀特黑德小说的物书写也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在对《第一区》这

部小说的研究中，该书将关注重点从此前研究者讨论的纽约城市景观和僵尸等转向城市碎片、人类

身体碎片以及有害物质形成的尘土杂糅体；在论述《直觉主义者》时从升降机的坠落发现了建立消

除歧视的后种族城市景观的可能性。小说中出现的尘土或是升降机之类的物件，通常被视为故事人

物生活里的日常物或小说主旨寓意的象征物，而该著作从物性本身的特征入手，探索这些沉默之物

振聋发聩的叙事。《第一区》中的尘土“表现了‘9·11’尘土对气候、生态的破坏，表现了人类恐

怖主义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再次证明人类活动是改变地球地质层的一支力量，人类行为将

会在地质层中留下痕迹，而这个痕迹只是地质时间上的一部分，人类纪也只是大历史中的一个片段

而已。”而《直觉主义者》里的升降机“打破了传统的再现方式的制约，进入了一个独立于人类特定

视角而存在的现实，建构了一个思辨式的、科学外的升降机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不再是知

识的组织者，人类不再是中心，人类与物平等共存，种族差异和种族纷争消失，不公平的经济和政

治体系结构瓦解。”(唐伟胜, 2023, p. 156) 

该书对这些作品的研究走出了以“讲故事的人”为中心的传统路径，不再是深度剖析叙事者的

讲述意图和心理暗示，而是让故事中的物在沉默当中“讲述”物本身隐藏的强大力量以及物对人类

历史和前景的呈现。物性叙事无法进行简洁凝练地心理分析，也缺乏深邃复杂的内心世界，却恰恰

能够直观且有震撼力地冲击听者的感知，激发他们对周围物质世界的重新认识，此刻物性叙事与听

者的经验融为一体，即“讲故事的物”成为可能。 

 

二、走近叙事作品里的物本体 

唐伟胜援引梅亚苏对“外在于任何思想者的绝对存在”的本体世界的论述以及哈曼等人倡导的

“面向物的本体论”(唐伟胜, 2023, p. 173)，提出叙事作品当中的物不只是为人类活动提供背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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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具有不需要人类赋予的力量。他从物本体研究的视角出发，对中西方的许多叙事作品进行重新

解读，洞察到物别具一格的活力和能动性，并且分别从四个角度论述了物性叙事的形式，即“无限

隐退的物”、“万物平等”、“没有人类的世界”、“活力的物”。 

在《物性叙事研究》出版之前，国内外学者对文学作品中的物叙事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例如，

马克·布莱克维尔（Mark Blackwell)编辑的《物的秘密生活：18 世纪英国动物、物品和它的叙事》

论述了 18 世纪英国小说写物呈现的社会观念转变和文化变迁。尼科利纳·哈顿(Nikolina Hatton)的著

作《1789-1832 年英国散文体小说中物的作用研究》，论述小说里书写的物不仅是负载主体情感和精

神的象征符号，而且还传递出人们当时对新事物既感到惊喜又倍感恐惧的复杂情绪。张进在《物性

诗学导论》中结合中国道家哲学的物性思想，主张消解主体/客体、精神/物质的二元论，在活态文化

中发掘文学作品里持存在物当中的丰富意蕴。 

但是，此前的研究主要是以物的表征为线索，探寻其中蕴藏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人类的情感寄托，

而缺少对物本体的洞悉。而唐伟胜在哈曼关于“本体书写”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叙事作品中

物性是无法被完全把握和认知的，因此，无限隐退的物值得引起关注和讨论。就像他对英国小说家

巴拉德的小说《淹死的巨人》的研究中谈到的，当巨人庞大的身躯以物的形式出现之时，已然不是

简单的象征物或是任何意蕴的表征，他的实在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行业专家

都无法确认他的背景和身份，他的本体是无限的可能性，他可能是来自希腊神话里的英雄人物，也

可能是不为人知的海洋动物，他向人们敞开的，让人们得以探究他实在的物性，却又无限隐退，让

人们无法真正的辨识出他的身份。无限隐退的物带来的认知间离呈现了物本体的能动性。 

赫顿在评价简·奥斯汀成长小说中物的叙事时所曾说道：“故事中的物通常以两种方式促进叙事：

一是在聚焦当中出现，呈现某个具体人物的需求、欲望或关注点；二是使特别的情节成为可能并且

表现出反事实和文本外的多重叙事。”(Hatton, 2020, p. 91)事实上，在聚焦当中出现的物不仅是

简·奥斯汀小说的叙事特点，许多叙事作品中的物都是通过人物视线的聚焦而呈现，蕴藏着观看者

的需求、欲望或关注点。就像《观看之道》中所讲：“我们观看物的方式受到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或者

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影响。”( Berger et al, 1972, p.8)很多研究者循着这一路径，透过人物视线当中聚

焦的物，探讨他们的所想所求。而《物性叙事研究》却关注到那些摆脱人类中心“再现的牢笼”的

物，包括故事中以罗列的方式出现、切断了与观看者之间联系的物件，以及与人物互为聚焦、相互

观看观察的物，还有通过“谨慎的拟人化”方式呈现物性本体特征的物，这些物与人类叙事者的差

异、冲突甚至是抗争，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万物平等”叙事方式。 

此外，该著作还关注到叙事作品中的“超物体”，即超越了人类的感知和思考范围的物体，进入

梅亚苏所说的“大混乱”（hyper-chaos)或“不可思考的”（unthinkable)本体世界，从而形成了超越人

类理性认知的“没有人类的世界”的叙事方式。不过，作者在发掘物性叙事的独立性和超越性之时，

没有忽略了物与人类之间天然存在的联系。他受到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启发，提出“人类和

非人类一起，构成一个行动者网络，共同为社会变化承担责任”，发现了“活力的物”在叙事作品当

中发挥的连接和沟通的力量。 

《物性叙事研究》引领着读者走近叙事作品里的物本体，物可以不再是完全受人类叙述者主体

操控的消极客体，亦或是人类意识的象征投射，物性叙事可以在“无限隐退的物”当中显现物本体

的复杂性，在“万物平等”的讲述中表现物对人类霸权的抗争，在“没有人类的世界”反思人类理

性的局限，以及在“活力的物”当中洞察人类与非人类共同构建的行动者网络。拉康提出“凝视”

理论时曾经说到：“我只能从某一点去看，但在我的存在中，我却在四面八方被看”( Lacan, 1977, p. 

72)。虽然拉康所说的“被看”主要是指凝视主体会受到他者对自己凝视的影响，就像女性对自我的

凝视会受到男性凝视即被看的影响，常常看到的是父权话语规约下缺失的自我。拉康发现的看与被

看之间外在张力指向的内在制约，揭示了聚焦者对聚焦对象的束缚，而这也是物性叙事寻求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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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性叙事的中国方案 

唐伟胜的物性叙事研究除了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思想，还将中国文化中的物论思想运用于对叙

事作品中物书写的探索。他结合庄子“以道观物”的哲学思想以及北宋理学家邵雍提出的“以物观

物”观点，主张在物叙事研究中尽量摒除人的感官感受和审美体验对物本真状态的遮蔽。物叙事研

究不应该仅仅关注人物通过“目”和“心”对物的感知和体验，而是可以打破“落花有意，流水无

情”这类的以物喻人研究路径，转而从物本身即“落花是落花，流水是流水”的讲述获得意义启示

和审美趣味，洞悉和把握作者的叙事技巧和创造精神。基于研究物本真状态的思路，他对英国诗人

济慈的代表作《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等进行了重新解读，将物性叙事的中国方案运用于

西方经典名作的阐释。 

此前的研究者在分析济慈的《夜莺颂》时，主要运用济慈本人提出的“消极能力”“诗人无自我”

以及西方学者所说的“自我与无限合一”等观点，唐伟胜在此基础上以中国诗人马致远的《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为比较，提出济慈将

物进行罗列的叙事方式在中国诗词中也很常见，这契合“以道观物”“以物观物”的中国哲学思想，

“让物显示自身，释放出它们多样而神秘的物性。”(唐伟胜, 2023, p. 131)而且，他还发现中国观物传

统的最终落脚点依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类自身，不像莱布尼茨那样的西方哲学家探索“道”“理”的

组成成分及内外运动，而是转向人类实践，他以程颢在《秋日》中所写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

佳兴与人同”，论证物性叙事的中国方案是从物道之中体悟现实生活的价值意义。 

在《夜莺颂》里，物性叙事是以物观物的探寻，而在《希腊古瓮颂》里，唐伟胜发现除了物我

两忘之外，还有主客体从分离到融入的物性叙事。古瓮上面的风笛、树木等物品难以被解读出确切

的含义，这意味着物不再作为客体承载人类主体的情感和意图，而是让主客体疏离，将人类从理性

之思中释放，让他们无法运用理性认知能力去把握这些物品的含义。《秋颂》这部作品也是如此，果

实、太阳、葡萄藤、花朵、小飞虫、蟋蟀、知更鸟、羊群、燕子等物展现了秋天里各种物的无穷活

力，他们不是人类思想的载体，也没有目的性的秩序。这些物性叙事不只是像西方学者所说，指向

不确定性的哲理，而是如中国学者傅修延在《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中所讲，济慈笔下的物

性叙事是诗人用先知先觉的生态敏感批评现实生活中的“水泥森林”(傅修延, 2014, p.7)。《物性叙事

研究》没有局限在以物喻人的思路当中，而是突破以西方哲学思想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从中国文化

的审美趣味出发，洞悉物性叙事的中国方案。 

 

四、物性叙事的术语创新 

一直以来，中西方学者较少对叙事作品中的物与日常生活中的物进行区分，没有系统地归纳和

划分物性叙事的研究模式。《物性叙事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既是梳理并建构了相关的专用术语。

该著作将物性叙事的研究模式概括为三种类型：符号的物，行动者的物，本体的物，这些术语的启

用为研究叙事作品中的物提供了更严谨的理论视角。诚如拉图尔所言，人们在观念上对物的忽视将

会抹去物发挥的作用(Latour, 1995, p. 185)。当研究者从理论观念上认识和辨析发挥不同叙事功能的

物，才能更好地发掘和理解这些物在作品中出现的作用和价值。 

“符号的物”是指“将叙事中的物视为一种文化符号，试图揭示物指向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主

客体关系。”(唐伟胜, 2023, p. 20)这一类的研究模式是从历史文化维度探讨物作为符号在叙事作品中

携带的意义。目前，很多物叙事研究者都从该角度展开研究，例如，马克·布莱克维尔（Mark 

Blackwell)编辑的《物的秘密生活：18 世纪英国动物、物品和它的叙事》从多个角度论述了 18 世纪

英国小说写物呈现的社会观念转变和文化变迁。尼科利纳·哈顿的著作《1789-1832 年英国散文体小

说中物的作用研究》，论述小说里书写的物不仅是负载主体情感和精神的象征符号，而且还传递出人

们当时对新事物既感到惊喜又倍感恐惧的复杂情绪。扬之水的《物色：金瓶梅读“物”记》等著作，

考证了叙事作品中的物件在现实生活的对应物，论述这些物蕴藏着当时的社会文化符号讯息。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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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著作主要以批评实践研究为主，缺乏对符号的物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物性叙事研究》弥补了

此方面的不足，以“符号的物”这一理论术语对这些研究中提出的作为社会文化符号的物进行了凝

练和概括。 

“行动者的物”主要是“关注叙事如何再现物的力量，凸现物的施事能力，尤其是物在决定人

物行动和情感，乃至参与构建叙事作品美学特质等方面的作用。”(唐伟胜, 2023, p. 23)行动者的物不

再是受人类主体操控的消极客体，而是成为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网络中的一个连接点，他们跟人类

一样有自己的运动轨迹和本质属性，也同人类叙事者一样发挥施事能力，与人类施事者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共同推进叙事进程。唐伟胜将这一理论术语运用到对《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的批评实

践，从物性叙事的角度发现人与物相互交织构建的行动者网络成为了讲述推销员故事的叙事动力，

共同影响了他对生活的态度。 

此外，《物性叙事研究》将“本体的物”定义为“以超然姿态出现在叙事中。‘超然’意味着物

虽然被人类语言所叙述，但又仿佛挣脱了叙述语言的束缚，呈现出康德所谓的‘物自体’（thing-in-

itself）。”(唐伟胜, 2023, p. 28)本体的物一类的研究模式是淡化人类在叙事中占据的主体位置，叙事者

用间接的方式提及物，各种物与人类并行地出现在故事当中，没有明确的从属关系，重新调整了物

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为叙述作品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结语 

唐伟胜的《物性叙事研究》对中西方物论的传统的追溯以及对符号的物、行动者的物、本体的

物等物叙事术语和研究模式的探析，创新性地拓展了叙事理论。在中西方叙事理论的基础上开辟了

“物性叙事”的新路径，该著作对“物性叙事”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对推进叙事学研究具有深远

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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